
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
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

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
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

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
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
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

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
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

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

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
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

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1967年是刘少奇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年。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以后，多年在家养病的林彪突然成了接班

人，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则由第二位一

下子滑到了第八位。刘少奇不仅无法继续过问“文革”
运动，而且不断地受到中南海造反派的冲击。风起云涌

的群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揭发出来的刘少

奇的所谓问题，简直让世人吃惊。

1966年12月25日， 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天安门前游行时， 公开打出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
小平” 的标语。

刘少奇“文革”中的两次公开“答辩”
■ 窦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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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开信方式答复北京建筑工业学

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4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
汪东兴，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住地，当面

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

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刘少奇知道汪东

兴传达的虽名为中央的意见，可实际上就是

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他清楚地知道当时中
央政治局已经形同虚设，而江青和陈伯达领

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则权倾一时，已取代了中

央书记处。

刘少奇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要面对学

生，彻底检查在“文革”初期“形‘左’实
右”的路线错误的时候了。许多想说的话，

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7月9日，刘少奇给北
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了一份“检

查”，经汪东兴交给了北京建工学院。当日
“新八一战斗团”就在该校的校报上全文公
布了刘少奇的这个三千言的“检查”。随后

传抄至全国各地，这激起了各地造反派和红

卫兵的极大不满，因为这毕竟是“文革”以

来，刘少奇亲笔写的“检查”，也是他对这
场运动的公开表态。
刘少奇在这个“检查”中，首先谈到他

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的原因。刘少奇写道：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

志及各地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

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毛主席的

这个号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同志处

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

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

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起去……”
刘少奇回顾了他们于1966年8月2日去该校参
加大会，并在会上讲话的经过。他还回顾了

3日在李雪峰、谷牧和戚本禹等人陪同下再
次来到该校和“新八一战斗团”见面并和学

生代表交谈的经过，以及4日在中南海找建
筑工程学院工作组谈话的经过。

1966年8月5日中午，刘少奇接到通知，
说毛泽东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并要刘少奇最

好亲自去看一看。傍晚时分，刘少奇在中南

海某小会议室前，果然看到毛泽东那张题为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

报。他发现贴在墙壁上的大字报虽是秘书抄
写的，但从这张大字报的语言风格中可以断

定出自毛泽东手笔无疑，大字报让他触目惊

心：“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
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

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
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

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

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

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

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

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

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在“检查”中说：“8月5日，毛

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
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

重的错误。这时候，我已经感到我再不能过
问建工学院的事。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
李雪峰，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

问建工学院的事了。”此时，刘少奇已经深
知事态的严重性。北京建工学院有几名同学

给他来信，相关部门又送来几份关于建工学

院运动的简报后，刘少奇根本就不敢答复，

这些信函他让秘书都转给李雪峰处理了。这

就是刘少奇和北京建工学院师生进行接触的

简单经过。
刘少奇在这个“检查”中回顾了一年前

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

工作时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

说：“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
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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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发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图为群众高举毛泽东

所写的大字报进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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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

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承担

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

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在这里，没
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

当时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

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
错误是谁应负主要责任……”刘少奇这次

“检查”，虽然并没有把他想说的心里话都说
透，不过，他还是向外透露了主持中央工作

的隐衷。尽管刘少奇的“检查”很快就遭到

了红卫兵们的口诛笔伐，然而毕竟起到了廓

清内幕的作用。

戚本禹发表长文涉及的“八个为什
么”，给了刘少奇一个公开“答辩”
的机会

在刘少奇对建工学院公开“检查”的三
个月前，还有一次外界鲜为人知的“答
辩”。那是中南海造反派要求刘少奇写的一

份“检查”，主要是针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的戚本禹所发文章中涉及的八个问题，

造反派要求刘少奇必须分别作出正面的回

应。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 《红旗》杂志

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当时被称为“讨刘战斗
檄文”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实，在戚
本禹发表这篇长文半个月前，刘少奇就已经

感到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威胁了。早在1966

年9月，刘少奇就针对毛泽东在杭州期间他和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向北京各大院校

派工作组等问题作过一次认真的“检查”。当

时，毛泽东还在其“检查”上作了“基本上
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的批

示。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作
了检讨。可是，不久林彪和江青控制的文革

小组向全国下发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检查”时，刻意删除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检
查”的肯定性批语，从而让刘少奇的“检查”

变成了各地“批刘”的一个靶子。就在这时
候，身边有人告诉刘少奇，北京街头已见小

报在谣传刘少奇曾经吹捧电影 《清宫秘史》
了，并说刘自称是“红色买办”等等。1967
年3月28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驳斥张春桥

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上造谣诬蔑：“我
看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主席

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

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清楚。
一起同看的有总理周恩来同志，似乎还有胡

乔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们都没讲什么。”
“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这种想

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
就在刘少奇对自己前途做最坏考虑的时

候，没想到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突然临头

了———这就是戚本禹的署名文章《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 在报纸和电台上发表了。

戚本禹尽管当时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普通成

员，但有江青这样的后台撑腰，因此他的文

章具有的煽动力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戚本禹
的文章真像他所加的副标题那样“评反动影
片《清宫秘史》”，当然不会引起刘少奇的高

度警惕和愤慨。引人注意的是戚本禹在这篇
长文的最后部分，竟然提出了“八大质疑”，

即后来被造反派称为“重磅炸弹”并进而逼
迫刘少奇公开表态的“八个为什么”。让刘
少奇无法容忍的是，戚本禹提出的问题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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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影《清宫秘史》毫无关联。他的“八个
为什么”是：“一、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

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
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

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
事’，宣誓‘坚决反共’？二、为什么你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

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三、为什么你要在
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四、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
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

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五、为什么
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

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
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六、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

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
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

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

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

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 《论

修养》？七、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

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为什
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

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的这篇文章，确实如一颗重磅炸

弹。
4月6日晚，中南海一些造反派就一路高

呼口号地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他们要求刘

少奇必须马上改变作息时间，勒令他必须自

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服，还把一张

紧急通令送到了刘少奇面前。在这份通令
中，造反派严厉要求刘少奇必须在限定的时

间内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到的“八个为什么”，

作出明确的答复。

无所畏惧，据实反驳戚本禹的“八
个为什么”

刘少奇接到紧急通令后，于4月14日作
出如下回应：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
通令，限刘少奇在四月八日以前写出书面检

查，具体回答戚本禹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
个为什么’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代

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
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

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
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

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能履行一个手

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思如何？’
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

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给陕北党中央，请中

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
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

天处理，据张闻天交代，他当时没有报告毛

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

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有殷鉴同志，其余
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
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

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

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

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没有过问。最近我看
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
于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
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

召开了旧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
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在停战命令上就
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

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
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

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

几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
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

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

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邓子恢的错

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

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

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讲了

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是反映国内主要

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
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

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加以制止。但

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

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
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
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

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
国内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

说法毛主席当时就反对，但已经来不及修

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

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

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同七大的

立场迟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
旗，在一次中央会议听见邓子恢说安徽‘责

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
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
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

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保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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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 刘少奇与邓小平亲切交谈。

里拿出来的。
“六、一九六二年， 《修养》再版是有

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 《红
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

责任。
“七、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
过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

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检查中已作详细说明，

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较好的，不是形

‘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
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

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

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

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

有人犯同样性质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

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

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

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

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

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刘少奇的这份“答辩”材料，义正词

严地回应了对他的诬蔑。应该说这时的刘
少奇已经做了最坏的考虑，在此之前，刘

少奇纵然有许多心里话要说，可在当时形

势下，根本没有他“答辩”的机会。现在
戚本禹的挑战给了他这个一吐为快的机会。

“答辩”材料写好后，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尽
快把“答辩”原件送交中南海造反派，还
特别叮嘱一定要让更多群众了解“八个为

什么”的事实真相。这样，工作人员就按
刘少奇的意思，把他的“答辩”抄成了几

张大字报，然后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棚里张

贴出来。消息很快就传到江青等人耳中，
三个小时后，刘少奇这份大字报被一群造

反派当场撕得粉碎。不过，仍有人把刘少
奇的这份“答辩”冒险抄了下来，更有胆

大者还把它迅速刊登在北京的红卫兵小报

上，不过是以 《刘少奇的第二次反扑》 为
题面世的。但不管怎么样，刘少奇的声音

终于通过大字报从幽禁他的中南海福禄居

传到四面八方。戚本禹在 《爱国主义还是
卖国主义？》 中的“八个为什么”，在那样

一种政治形势下能得到刘少奇的公开澄清，

确有振聋发聩之感。
7月18日，在江青等人的暗中操纵下，

中南海造反派举行了批斗刘少奇夫妇大会。
刘少奇在福禄居院内受到批斗，康生的老

婆曹轶欧到现场指挥群众围攻刘少奇。批
斗结束以后，刘少奇回到办公室时已经精

疲力竭了，但仍然从抽屉里找出 《宪法》，

悲愤至极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我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们怎样对待我

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
的尊严。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
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
犯。破坏 《宪法》 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

厉制裁的！”
然而，刘少奇在困境中虽然支撑病弱

的身子不断据理力争，但是仍然无法改变

自己的命运。在发言权从此被剥夺以后，
刘少奇的病情也随之加重了。1969年秋，

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病重中的刘少
奇遂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秘密送往河南开
封。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少奇含冤病

逝于开封。专案组事后以“刘卫黄”名义
将刘少奇就地火化。

刘少奇的去世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他临

死之前的奋力抗争，尤其是在“文革”中厄运
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他当头压来之际，敢于面对

险恶形势，义正词严地两次公开发出自己抗争

的声音，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

理的决心。刘少奇这种不惧邪恶的精神难能可
贵，几十年后再读他的两次“答辩”，仍然字
字见血，声声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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